
品格自励志在千里

箴言一：“志”字篇





任何时代，要想发达，进身上流社会，都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

传统社会，读书进仕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在商品社会，没有资本就谈不

到有上流品味。同样，在信息时代，没有知识和技术就难以有所作为。

在科举时代，寒门庶子大多靠读书进仕这条通道来获取进身官场

的资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确，社会底

层的人要想改变自己及家族的命运，只有读书做官走“学而优则仕”

的道路。“十载寒窗，一举成名”，上可追封祖、父，下可荫庇妻、子。

曾国藩曾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明者。”

在曾国藩的青少年时代，曾家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生活虽

日渐宽裕，却根本算不上什么名门望族。因此在曾国藩幼小的心灵

里，便立下了发愤苦读，求取功名的远大志向。为此，他在青少年时代

便刻苦读书，并为了考取功名，百折不挠。

在远大志向的激励下，曾国藩九岁便读完了《五经》，开始学作

八股文。转年，他的弟弟曾国潢出生，祖父即景命题《兄弟怡怡》，叫

他做一篇八股文。十岁的曾国藩居然写了出来。祖父高兴地赞赏说：

“文中有性格，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这个时期，曾国藩除温读四

书、五经外，还读《史记》、《文选》等其它书籍。在父亲曾麟书严格的

监督和训导下，曾国藩的学问、诗文都大有长进，在当地小有名气。十

四岁那年，曾国藩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号沧溟）是一位颇负才命的

廪生，特到湘乡来看望曾麟书，见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稿和诗作，大加

赞赏。欧阳先生乃衡州府八股文章的能手之一，生性孤傲，轻易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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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许人。而今少年曾国藩，能赢得他的称许，的确颇不容易。为了试一

试曾国藩的真才实学，欧阳凝祉又出了一道“共登青云梯”的诗题，

曾国藩即席赋诗一首，欧阳一见大为惊喜，认为这孩子将来必成大

器，前程无量。当下便有意与曾麟书结为儿女亲家，将女儿许配曾国

藩。后来人称欧阳夫人即是曾国藩的结发妻子。

年，曾国藩年二十三岁，第一次参加科试，竟考中了秀才。而

他的父亲苦苦拼搏了二十多年，才于前一年考取了这份功名。全家对

月，曾国藩与欧阳氏完婚，于曾国藩的功业早成，自是欢欣鼓舞。

这一年曾家可谓双喜临门。

但是这距曾国藩的远大志向还相差甚远，新婚的甜蜜是不足以

使他贪享安逸的；小小的秀才是不足以使他沾沾自喜的。因而他不惜

背井离乡，继续求学深造，求取更大的功名。

年，曾国藩入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读书，是年乡试得中第

三十六名举人。这年冬天，曾国藩第一次离开家乡，独自北上，参加次

年春天的会试，却没有考中。

适逢这年皇太后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会试恩科一次。在京留住一

年，等待参加明年的恩科。京师有座“长沙会馆”，长沙府的应试举子

都住在里面，花费极少，甚是便利。

在北京居住的这一年，使这个生长在消息闭塞、文化落后的“寒

门”士子眼界大开。在这期间，曾国藩除继续认真准备应试外，忽对

韩愈的古文发生了很大兴趣。因为古文可以任意发挥见解，远比八股

文有生气，有意义。

年，恩科再次报罢。两次会试落第，曾国藩自知功力欠深，怅然赋

归。回家后，低微鄙陋的曾国藩，由于有远大志向的驱使，使他养成了刻苦

读书的习惯，形成了孜孜以求的品格，也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历史和古文的



能在人世浩茫的迷

爱好，也为他更好的探讨学术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打下了基础。

串。幸

年，曾国藩又到北京会试，行前家中寒苦，已拿不出什么钱，

只好向戚族借贷二十二串钱，一路省吃俭用，到京也只剩下

而这一次得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

曾国藩在取中进士以后参加朝考，成绩非常好，列一等第三名。

试卷迸呈道光御览之后，道光皇帝又特别将他拨置为一等第二名。于

是，他便被选入翰林院深造，当了庶吉士。

上流社会。

这样曾国藩靠着自身的勤奋努力刻苦攻读，便取得了进身之资

格，进入

关于曾国藩为同进士入翰林有这样一段记载：曾国藩考中进士

时，殿试名列为三甲等级。一般而言，“三甲”这一等级大多入不了翰

林，曾国藩大为失望，当天就要回家。当时劳崇光做官至编修，在公卿

间已经颇有名望，就前去安慰和挽留他，并且说将要为他帮忙。回去

后，就邀请了几个善于书写的人，把家作为客馆，又借了亲友的仆人

和马匹各十，配好了鞍辔来等待。曾国藩到后，马上写诗文分别送给

显贵之人。事后，曾国藩果然被列为高等，进入了翰林。这一记载虽显

曾国藩有幸运之嫌，他若没有平时的磨练功夫，还是不会有这一结果

的。然曾国藩在涉世之初，就可见其处世之大端，那就是深受家风、时

代之熏染，把握准步入人生阶梯的起点，志存高远，为这一志向刻苦

自励，辛勤实践，百折不回。只有这样的立世观，才

宫前取得一张成功的人生入场券。

曾国藩跟从父亲曾麟书念书，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

诀可以传授给儿子，但他自有一套方法，那便是不厌其烦地砺其志，

耐心指导，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儿子。不论睡在床上，或走在路

上，曾麟书都要考一考儿子的功课，一定要曾国藩把书背得滚瓜烂



熟，他才满意。他常自我解嘲地说：“因为我自己很笨！所以教起你们

这些笨子弟来，一点也不感到厌烦。”直到他中了翰林以后，以至后

来为官为相仍就刻苦读书。

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

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很多人到了

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研门路，顶多

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

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

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为此，他将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

“为国藩篱”之意。

志已立定，便要付诸实践。因此曾国藩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后，仍在

不懈地努力读书。为此，他曾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同时，他还为

自己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自身的修

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

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而且，从道光十九年（

起，他开始写日记。后来虽然略曾间断，但时间不多；从咸丰八年

）六月起，就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行军、生病的时候，也照记不

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曾国藩的毅力。



自信与豪迈是成功的助推剂。

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很多时候表现了他的自信与豪迈。曾国藩二

十一岁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时改号“涤生”，意即涤除旧习，焕然一

新。他自青少年时代就“锐意功名，意气自豪”。立志“不为圣贤，便

为禽兽”，为光宗耀祖、报效朝廷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种志

向不能不在其诗作中有所体现，譬如他在诗中写道：“浩浩翻江海，

争奔且未阑。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莫

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二十三岁考取秀才，二十四岁

考取湖南乡试举人，然后远离家乡赴京师会试。但两次会试都落第

了，他并不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曾国藩在谈及自己能够有一点作为的原因时也说：“真正的君

子圣人的作法，在于忠诚，并且以忠诚倡导天下。世道之所以变乱，

因为从上到下充满了各种坏的欲望，奸人和伪君子互相欺诈、互相

争斗，为了得到自己的安适享乐，而给别人带来危害，他们害怕灾

难，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缕丝一粒米的力气来为拯救天

下做点事情。于是那些忠诚的人站出来改变这些坏的现象，克制自

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忠诚反对邪恶。挺身承担各种困难，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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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别人一起来担当这个困难，慷慨地捐献财物和献出生命，就像

远游的人回到乡里一样无所顾忌，无所保留。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

的行为，都把苟活看作是羞耻的事情，躲避是可耻的行为。我们的君

子们之所以能够鼓舞众人，历经九年而平定大乱，除了他们的忠诚

又是什么呢？”这里的“忠诚”也就是一种脱于流俗的高雅之志。曾

国藩有建树的原因是他宏毅的个性。他说：“道光、咸丰的时期，国内

一直和平稳定，许多臣子幕僚都认为平安无事，因而拘谨于文书法

令，在那儿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贼寇举事造反，结果

没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趴倒在地，互

相对望而毫无办法。曾国藩当时只是以卿的名义奉旨治丧在家，接

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山。打破旧的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

制，和叛军孤身奋战。当时，反贼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

势头凶猛，人们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四处战斗。结果

孤立无援，进退两难。但即使如此，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丝毫不受

困难的影响，信心没有一点受挫，默默忍受着艰苦，从容指挥，不论

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都举荐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后收复

失地、平定叛乱，社会得以安定，事业由此中兴。从前曾子谈到士子

的任重道远，必然讲他的品性上的宏毅，像曾国藩这样扶持乱世，成

就的确重而且远。

曾国藩说自己事业有成，是因为拙朴诚实。这种说法当然是有目

的地去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事业上取得的功绩又未尝不与其立

志不流于俗人及其个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曾国藩的立志、为学、

办事，也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随即并入第一师范）后，

对他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奉为楷模的修身课教员杨昌济，都



月毛泽东在四师读书月至

年 月是佩服曾国藩的。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 日）中，提

到毛泽东这个得意门生，以为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

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基于这些影响，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很下过一番工夫读曾国藩的

著作。后人辑曾所著之诗、文、奏章、批牍、书信、日记等，编为《曾文

正公全集》，其中的《家书》、《日记》有各种版本流行于民间。对这

两本书，毛泽东是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凡一千多封，内容极为广

泛，大到经邦纬国，进德为宦，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计，人

际琐事，养生之道，事无巨细，无不涉及。曾国藩虽然将封建的纲常名

教视为“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至高本体地位，以儒教卫

道者自居，但他确善于将性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贯通。其伦理思想

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讲究人生理想，精神境界，以及道德修养与自我

完善的一些具体做法，如反省内求，日新又新，磨砺意志，勤俭刻苦，

力戒虚骄，以恒为本，等等。

年

毛泽东对曾国藩家书及日记中的一些见解观点，可以在《讲堂

录》中看到。《讲堂录》是毛泽东长沙求学期间的笔记。这是马日事

变后，他的塾师毛宇居从即将焚毁的毛泽东留在韶山家中的一大堆

文献资料中抢救出来的。系

的笔记，主要是听杨昌济的修身课和袁仲谦的国文课。杨昌济的“修

身”课十分注意从道德伦理和为人做事等方面入手培养学生的人生

观和世界观，而在教学内容上又常常讲自己的《论语类钞》、《达化

斋日记》等著述。这在毛泽东的《讲堂录》中得到直接的反映。

王夫之（船山）是曾国藩景仰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家。曾国藩刊刻

《船山遗书》，彰明王夫之的思想，对当时及后世均有很大影响。《论语

类钞》在解释孔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时说：“王船山谓



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也，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论语》中如此节语

言，可以见圣人之精神也。”这在《讲堂录》则有进一层的意思：“王船

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

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拿破仑），豪杰也，而非圣贤。”并

且还记有“孟子所谓豪杰，近于圣贤”。这些进一层的意思既可能是杨昌

济课堂上讲的，也可能是毛泽东听课的发挥，但不管属于哪种情况，对于

青年毛泽东都是重要的，这是他当时所谓希贤世界观的一个根据。

杨昌济在解释曾子“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句话时说到

自己：“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

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这段话的主

旨与《曾国藩日记》中的数则均有渊源关系。与师表是学生的楷模，

《讲堂录》记着：“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

之谓也。”应当说，这对毛泽东的成长及其以后所表现出来的钢铁般

的“持久”不懈的意志，不能不发生影响。

正是本着这种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皆可为之的认识，曾国藩认

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

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有从“雉卵变蛟龙”到“国

之藩篱”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迈。因而使曾国藩得

以成为了所谓的“中兴名臣”。

关于为学之志，曾国藩说：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

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下流。因此曾国藩的学问功底造就了他

能够“不甘下流”的成功人生。

关于修身之志，曾国藩一生着力效法标准人物。咸丰九年

，正是曾国藩和太平军生死决斗之时，他却从容摹拟，将中国

几千年来的思想家、哲学家、著作家、文学家重新估计，共得三十二人



（实际上是三十三人），作成《圣哲画像记》一文，并命儿子曾纪泽，

图其形像，悬诸壁间，作为终身效法的标准人物。使自己的人格更臻

于完善。对此，曾国藩自己深有体会，他说：

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牟之志。即以余生乎言之，三十前最

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

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

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

曾图藩认为人生有了一个高远的志向，你的一些行动，诸如或进

或退，或去或从，或取或舍，都不失为高明之举，徒劳之举。为此他说：

愧奋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则远游不负。若徒悠忽因循，则近处

尽可度日，何必远行百里外哉？

这正符合中国古代寓言所讲的人生哲理，那则寓言说一只猫头

鹰因当地人厌恶它的叫声而欲迁往别处。其时有人问它，说“子能更

鸣乎？”意思是说你能改变自己的叫声吗？否则，你搬到新的地方不

也同样会到来人们的反对吗！立志也是如此，正如曾国藩所说，若无

破釜沉舟之志，何必远行百里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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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培养砺志精神，注重道德修养，是一个成功者的基本素质。《礼

大学》说：“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曾国藩认为

人都有向善的能力，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德”的人，关键就在于

能否提高道德修养；而“修身”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基础。因此曾国藩把“德量涵养，躬行践履”视为一种重要的品质。如

果说，在曾国藩看来人们的一切德行都是同他自身的道德修养分不

开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曾国藩的成功与注重“德量涵养，躬行践

履”的品质紧密相联的。

从某种角度上说立志并不难，难的是时时刻刻按照自己的志向

去踏实苦干，勤恳地践履自己的志向。一遇挫折或世态变迁，就给自

己找个理由，违背自己的志向沉沦下去，这是凡夫俗子所犯的通病。

尽管这样，曾国藩还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总觉得尚有背离了

自己志向的地方。他说：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岸，独天文学毫无所知，虽

恒星五纬亦不识认，薄学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无恒也；

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至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

近岁在军，因作字太多，废搁殊多，不专也。

正是这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才使得曾国藩在做人、做

事中能够比常人更多地具备主动性、紧迫感和自觉性，有了这种意

识，才能够经常地将自己的行为与目标进行对照，从而校正人生的方

向，矢志不渝地走向前方。



”

“立志”固然很重要，但立什么样的志则是更深一层次的题。因

此，曾国藩不仅反复向子弟灌输立志的重要，而且还常具体地指点他

们如何立志、立什么样的志。他在家信中说：

君子立志，应有包融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适

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

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君子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

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

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

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

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

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

这是曾国藩在他的六弟参加科举考试失利后抱怨自己时运不济

的情况下开导他的一番话。在这里曾国藩没有说“志当存高远”的大

道理，而从“君子”立志即立大志所应当考虑的几个方面入手，劝他

的六弟不要因个人及眼前的小得失而看不到一个人应当具备的更为

高远的人生目标。信的末尾还说“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

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你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啦

只有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才能成就一番大业。志向高远

的人也可能会失败，但志向短小的人则注定不会有所作为。曾国藩从

一个“朝为田舍郎”到一个“暮登天子堂”再到一个“中兴以来，士

人而已”的封疆大吏，和他的志向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曾国藩也才

这样教育他的兄弟子侄。

他经常借诗文以抒发自己的志趣，自比于汉兴之初的李斯、陈

平、汉末的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

个生长在僻静山乡的巨才伟人振拔出来，用为国家栋梁。他十分自信



月以来，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年 ）

地在诗中表示：

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

豺狼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

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

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乡。

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

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样，有朝一日成

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曾国藩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

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

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正是在他的这种远大抱负下，他才能在自己的平时作为中以勤奋

的耕耘、坚忍的毅志来不断地充实自己，才不为个人一时的患得患失遮

住双眼。正因为这样，他也才能经常用自己的有志与否来检点自己。

他自省说：自去年（

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

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努力的方向使然。没有一定的方向

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

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

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有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

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做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

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

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

盗入室啊！



为了立定一个拔于流俗的志向，曾国藩还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

右铭：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

也正是为了树立自己不流于俗的志向曾国藩才两次改名。

曾国藩深知他自己是靠一种不流于俗的雄心壮志而卓立于群的，

因此，他教导子侄，立志重要，而立一种什么样的“志”则更为重要。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

的著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

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

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

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极大关系。

通过研读船山著述，使曾国藩的“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臻于完

善，也使他的军功业绩如日中天。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对中国近、

现代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活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

物，无论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国藩的影

响，无不像曾国藩那样去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船山学术。他们中的许多

人在热血奔放的青年时代，都曾热烈地仰慕过曾国藩。



人生学问何在？在首先要从立志的学问开始说起。因为一个没有

志向的人，其人生就是“平庸”两字；相反，那些志向高远者，胸中始

终装有“敬德修业”四字，这就是人生的大学问，曾国藩即如是。

曾国藩从“湘军首领”到“中兴之臣”，可以讲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大

业。在曾国藩身上，特别体现了一种自我修身的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

“吾人只有敬德、修业两事靠得住。敬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

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

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

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作主。”

同时他还讲道：

“遇逆境，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遇逆境，正可困心横意，大加

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因愤废学。”

由此看来，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敬德修业”，把“敬德修业”

看作是每日有所进步的必要基础，他希望“德业并增”，这是他人生

之所以进取的重要原因。

曾国藩还认为，要实现“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要达到这样一

个人生的目的，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因为困难大，个人付出的东

西就越多。曾国藩主张：“圣贤之所以为圣贤，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

日”。他在日记中，更以其具体透彻的例子加以说明：

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至以

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赌则输



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

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指乱动忍”等语曰“若安

熟也，须从这里过”，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

曾国藩说得很明白，要成为成功者，要达其“敬德修业”的目的，

没有百折不挠、坚忍的精神是不行的。人生的进取，是从“学问”两字

开始的，做到了这一点，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就可以获得成功。

正因为曾国藩具有以上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平生

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的而锐意奋斗。

曾国藩出身于正在上升中的中小地主阶级家庭，来自统治阶级

下层，故其救世人生哲学观是非常突出的，这就是他所谓“苟能立

志，何事不可为”的思想。可以看出，曾国藩一生紧紧守住“敬德修

业”四个字，去思考、去做事，求取人生的日益进步。当然，这四个字

尤其体现了曾国藩一生的学问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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